


1994年的故事

当我睁开眼睛看到清冷的月光洒在窗台上时，就象冰冷的风掠过心头，
我又一次和你擦肩而过。刚刚我还握着你的手，可现在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
人，又是一场梦！

我已经记不清楚多少次这样从梦中醒来，没有来得及回味梦中的温柔就
得忍受这份孤独的痛苦折磨。我点燃一枝烟，只能点燃一枝烟，无望地任由
对那痛苦一点点地浸过我的思维空间。你一定还在甜甜的梦中，你的梦中一
定不会象我这般凄苦暗淡，而是会露出曾让我心动的微笑。你的笑容，那已
经是一副定格的画面，深深地镌刻在我的灵魂深处。

你不该有丝毫的痛苦，你是人间唯一的精灵尤物，你不应该受到一丝一
毫的伤害，哪怕是甜蜜的伤害。过去的为什么不让它过去呢？但对我来说，
这一千多个漫长的日子里，可曾有一刻忘情于另一片天空？颓然地自问，忘
掉完全占据我的心中的你是我的本份，但每当看到秋叶再一次凄然地飘零，
却更想你。

我开始体味到人类脆弱情感的可悲，或者说是永恒的悲哀。
你爱他，他不爱你；她爱你，你又不爱她，最终你们却结成连理。为了

掩盖你们对淡淡的爱的恐惧，自欺欺人地自慰道：狂热的爱情是短暂的，只
有隽永平淡的爱才是永恒的。但维系着你们的并不是爱情，仅仅是一种亲情
而已。

你爱她，她也爱你，于是你们之间的爱情象宇宙中两颗孤独的流星，在
这个瞬间惊天动地地相遇了！这样，你们的爱才是天地间至真、至诚、至痴、
至烈的爱情！

你们爱着，仅仅是爱着，完全地无我，天地间只有两颗心在旷大的时空
中交融，你们的眼中只有对方，你们的世界无限地广袤，所有的星宿都是你
们的见证人！

如果你们能真正地合二为一，那将是人世间的神仙眷属，但你们并不是
人们眼中的神仙眷属。因为你们属于这个该死的社会，有着各自的属性、位
置，你们的结局不会比古时的梁祝好。于是，你们无论如何都会成为一部新
悲剧的主人公，不是为了爱而献身成为千年情史的新章节，就是执手相看泪
眼各自回到人们希望你们的位置，尽你们做人的义务。这，岂非人类更大的
悲哀？

这也是我们的悲哀！
修百年方得同舟，修千世始得共枕！
我们何不静下心来面壁千年呢？我们逃是无路可逃，何不面对它，面对

那段情，看它倒底能存在几何？
把砂子植入土壤，把泪水播在岁月里，把你我的名字铭在心的尽头！
所有的声音消失了，所有的光彩暗淡了，那是因为你翩然而至。
天地间的一切都为你而隐去⋯⋯
在我的视、我的听中，只有一个永恒的梦境——你！
是你么？真的是你么？



爱的结尾和前奏

没有风没有雪，却异常地寒冷，在冬季的阳光里。
我又不知不觉地来到你的窗前，灯光温暖芬芳。地板响过，又归于沉寂。

但我不能再往上走一步，再登一级台阶就能看到你紧闭的房门。我却不能惊
扰房间里面你的平静，等一切都变好，等一切都如意，再去林中采摘冰冷的
果实吧。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在梦中无数次企盼见到你，真的见到你，却只和你
说说很平静的话：

你好吗？
你快乐么？
你幸福吗？
我的心中充满了渴望，但却只能把相思鸟紧紧地关在理智的笼中，不能

把它放飞，不能让他自由地飞栖新枝、枯树、草丛。我为自己的懦弱而低泣，
泪水濡湿了所有的思绪。

我年青的血却在血管中日夜不停地喧啸：
给我河道！
给我一条宽宽的河道！
我要奔跑，我要跳跃！
不！谁也不会答应，谁也不会任由它冲垮精心营造的万年长堤。我们必

须在已有的轨道里走动，过大家都过的生活。
但蜗牛也有它爬行的权利！
为此，我们只有自己用年轻健壮的肩膀，从拥挤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肆意

的小径。也许会踩痛别人的脚，但注意，千万别踩着活泼可爱的孩子们！
终于，终于我冲到你的面前，把我的心盛在透明的杯子，送到你的面前，

令你无法逃避，也没有机会逃避！
你会吃惊么？
你会恐惧吗？
你会收下吗？
你会把它揉碎么？
你若稍一迟疑，我便会象猫一样敏捷地消失，沿着黑暗通道。昼伏夜起，

从此不再和别人说起什么。
把胡须留长，长得可以挂起悲伤，
把脸揉皱，和地球一样残破，
存得下泪水也存得下鹰巢。
当然，我决不会如啼血的杜鹃残死在春天，只会象一只受伤的狼用自己

的无奈舔洗伤口，并把思念这个抽象的沙粒每天数上几百遍。
有山，有树，就是没有路！
有你，有我，就是没有情！
不要犹豫，犹豫是只贪婪的土拔鼠，它会把你的决心都盗空的，存放在



谁也找不到的地方，作为过冬的粮食。难道你真要等太阳从西方升起？
我还伫立在萧索的冬风里，等着你，等待铁树在夜间灿烂地开放。
我只想问你，想问你：你还爱我吗？
有还是没有？
这足以让世界再一次疯狂！
　　

把砂子植入砂海

怀着一种奇异的心情想到你，不愿也不敢想到你的名字，想用一个字来
代替，翻遍了手边的辞书却不可得。把这种憧憬埋入亘古无人烟的大漠深处，
却突然听到这粒砂子篷勃生长的声音。砂子在砂子里成长为砂子，浩若恒河
数的砂子中，我却一下子会认出我曾埋入地下的那一颗，就是它！——-似
乎冥冥中有某种力量一下子便推到我的面前，想不发现不看到都是不可能
的。

那时我已经怀着别人难以了解的悲苦心情，远离那片荒原、那片砂海，
做一次并非轻松的旅行。

远行的目标是三月花茂莺飞的江南，和大漠没有半分的相似之处。江南
是暖暖的、柔柔的、温润的，在这天堂一样的氛围中我却没有一丝的快乐和
轻松，因为只有我自己明白，这里的一切是我的，但却不属于我，这儿的一
切都和我格格不入。那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一切都托付给另一个时空！我不
愿承认，却在无数个坐待天明的日子中明白了这一点！

我的思念，那颗小如芥籽的砂子却蕴藏着无限的天地，曾经历过、曾拥
有过、曾痛苦过、曾献身过、曾甜蜜过的一切的一切都无一例外地在那个天
地里飞扬着，舞蹈着，化成一个万古不化的精灵。它能带来什么？它能带走
什么？

那是我所有情感的浓缩和张扬，最终却化成望断天涯路的永恒画面。希
望，真的希望，每时每刻都在希望，砂石开花的千古奇芭！那就是你天神般
奇异的降临。这是我的心愿，也是和我一样怀着永恒遗憾的人的心愿。

谁能了解我？是你还是她？或是别的什么人？
没有人会了解我，了解我把砂子植入砂海时的心境，所以天地间只有一

个我独自品味着那份巨大的辛酸和悲哀，独自一个人守护着人类的荒原。面
壁，面对着永恒的时空，守护着，守护着我播种过砂子的土地。

不只一个声音告诉我，也许其中也有你的声音：忘掉吧！回来吧！你的
那片土地是亘古的荒漠，什么也不会生长，让它荒芜吧。而我依然守护着，
因为只有我明白，若没有它我的生命便是一片空白。这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的
信念。

我总在想，人类是多么地脆弱易碎、又是多么坚强不屈的一个种群，仅
仅凭着那么一点点的信念就会勇敢地活下去。而生存本身又给我们带来更多
的苦难和折磨，我们却都一一地承受，经过那么多的苦难并没有倒下去，凭
借的还是那样一点点的希翼。



我蜗居在那片土地，盼望着天地间有一种力量，让那颗植入砂海的砂子
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荫护着千年修行的善果。佛说：修百年始得同舟，修
千年方可共枕。人之际遇岂非如此！

　　

痴人说梦

家，是一个象征温暖、和谐、宁静、幸福的地方。远在风雨之外，手握
一杯热茶。

其实说心里话，世界上真正和谐的家庭并不多。许多的家庭仅仅是凑合
而已。或许是你自己选择的伴侣，或许是由父母、兄弟、朋友搓和而成，但
这都不是美满家庭的首要因素。恋爱时彻心彻骨爱恋、思念、以及小别后的
依依情款，似乎仅是鲜花开放时霎那间的灿烂，一旦进入家庭并非就是一个
相亲相爱的家庭。相反，由于上一代人的固执而勉强捏合的家庭，却能在陌
生、屈辱、压抑和反抗的沙漠开放出诱人的温馨花朵。

倒底是什么在冥冥之中弄出这么多的古怪因果来？谁也无法说清楚。
家在有的人看来是个美丽，温暖的神圣地方，它吸引着你，使你不安份

的心安定下来，使你流浪的血液也归于宁静。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家却显得生
涩而阴冷，你时时刻刻找一个能说服自己的借口远离它，但它却象你阳光下
的影子。家也可以说是一个美丽的充满温馨的陷井，你不只陷入这一个，就
会陷入另一个，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也曾有个家，现在也有个家，但我却是抑郁多于快乐。是我选择的伴
侣不可人么？还是不够体贴？似乎都不是，她的温柔，她的体贴，她的微笑
都是那么吸引着我，却又在繁琐的日子里消失殆尽。

于是，我幻想另外一个你，永恒的你。
你很漂亮或许不那么漂亮（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却有一双清澈、

明朗、温暖、溢着笑意的眸子。你的声音柔柔，凭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眼
神就能了解我的所思所想。

你从不浓妆艳抹，因为你自信自己的容貌对于自己是最美好的。梳洗整
齐的长发柔柔地飘动着，一如你的气质、你的风致、你的幽幽；或是一头齐
耳的短发，没加任何修饰的自然发丝，一如你的清新、你的纯真、你的活泼。

你有一颗温柔善良的心，喜欢小动物，小孩子，一个活泼顽皮的小男孩
即使闹得天翻地覆你也不会怒容满面。当他搞乱你精心收拾好的家时，你仅
仅是叹口气微带嗔怒地摇摇头，那一瞬间你是最美丽的。

你的心胸也似宁静的湖，容得下我的乖戾和暴躁，你总是彻底地懂我，
倾听我的诉说，我所有的烦恼也会融入你的心湖，化为恬静。

偶尔你也会露出小小的任性，小小的女儿气，那将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你时时刻刻关心着我，我也时时刻刻念着你。因为真爱，你总能原谅我

的一切过失，我的每一次不经意的伤害。
你是如此地美好，我又怎肯将你引入前途未明的生活之中呢？于是我只

能在心里设置一个永恒的圣坛，圣坛上长明不熄的烛光就是你的柔情、你的



爱。我只能把你的爱深埋在心底，远远地注视着你，悄悄地关怀，融惊天动
地的深情于沉静悠长之中。真爱不需要一个结果，爱，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美
好的结局。

假如有一天在茫茫人海之中，你看到我和我的妻或许还有一个顽皮的孩
子在满天阳光的街头徜徉，你也不会怪我的。因为只有你，人世间只有一个
你才真正明白我，懂我，不是么？

假如与我同行的是你，我简直不敢想象那该是怎样一种无可伦比的幸
福，该是怎样的一种和谐、温馨。我不敢想象，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你已拥有自己的二人世界，我也根本不希望你放弃已经拥有的幸福，去追逐
镜中花水中月。

人生机缘如此，只是一个痴人说梦而已。
　　

错过

错过不是过错。
错过，就是你和我擦肩而过。
错过，是谁也无法未卜先知的事情。它总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发生，并

在你的柔心里牢牢地打一个结。你眼看着一切不可挽回地走远，留给你的只
有不尽的忧伤。

我也曾错过。
错过洛阳牡丹的花期。
伊阙河畔的春阳耀亮了千年石窟的奇丽，大片的牡丹已是花苞饱满，苞

心已经泛出娇红的丽色。一位年老的花农告诉我，再过五天，这满园的牡丹
就会一齐开放。我却必须离开，良机失之交臂。只有一步之差，却是咫尺天
涯路。

我也曾错过。
我早已冷寂的心中不知何时突然出现一个你，而你又像风一样一下子不

可抗拒地占据我的心。我的心从此只为你而跳动，只为你而热。但这一切都
迟了，你在不该来的时候来了。我无力和命运宣战，这段情的结果只能是无
果之花。

这也是错过，无可挽回的错过。
错过也许是最好的结局。
错过的人和错过的事总会成为美好，作为一个记忆在以后的生命里闪

耀。它扰痛了我们的心，也装饰了我们的生活。
错过不是错误，我们不会因为错过而心如枯木。
错过总会发生的，不是你就是我。
　　

环形路·风笛·女人



她喜欢清晨。
清晨总有种明亮、新鲜的气氛。她觉得很愉快和温暖。
这儿是个小小的花园，精致而静谧，她清楚这里的一切。因为在清晨和

黄昏的时分，总爱在这里漫步，陪伴她的是一条毛色很白的京巴，仿佛是她
的影子。

不知什么时候，或许在太阳刚升起的时候，在某个角落里出现一位忧郁
的少年。少年的出现并没有惊动到她，而是惊动到那只京巴。其实少年并不
忧郁，他的脸上常带着一种执著、痴迷的微笑。只不过是因为他在一个破画
夹上画着什么，她才认定他是个忧郁的少年。在她的心目中搞艺术的人多是
可怜而忧郁的，他们太敏感太细腻，飞花落叶也能牵动几分伤感。她活得很
好，所以觉得他们很可笑。

她的笑总是很甜、很纯，也曾无数次对着大镜子欣赏自己的微笑，特别
当他不在的时候，她更喜欢一个人注视着自己的脸陷入遐思。

当她凭女人的直觉发现那位少年在看她时，她的脸是就不自觉地浮出这
种美丽的微笑。她早已习惯男人们说不清混杂着什么的肆意目光，只是少年
的目光和别的男人不同，所以她的心中有种久旱逢雨的感觉，或者说她已沉
寂的心中有某种情绪被唤醒。象在雨后的竹林中，看着笋们清新地破土而一
般，她有几分欣喜地自己已枯萎的情绪在勃勃地生长。

她今天比往日来得早，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驱动着，甚至还带着一种
说不清的甜美。她微微地感到失望，因为这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已经好久没
有等过人了。

她坐在冰冷的石栏上，听得到树叶的相互摩擦声、晨露滑过叶面的润物
声、晨雾的退遁声、地气的升腾声⋯⋯

她从来没有这么心静过。她想说出心中神秘的感觉，此时不论是谁出现
在她的面，即使是肮脏的丐者，她也会温柔地和他攀谈。往日，此时此地，
早已人来人往的，也许是命中注定，现在居然一个人也没有，所以她认为这
次相遇是命中注定该发生的事。

那位少年出现了。
是太阳升起，是春天绽放的第一朵丁香，还是第一片昭示秋实的红叶，

她呆呆地看着他，他象梦中一样洒脱、英俊、清纯。
你好。
她站在他的面前，声音清柔、温和而低缓沙哑。
他微微一怔，略带一点羞涩，轻轻说道：你好。
他第一次这么近这么直观地看她，她有一种摄人心智的美，她的美丽只

有上帝的神奇之手才能塑造出来，而让他心旌摇动的是她典雅的气质。他立
刻被她的美丽所淹没，连稍稍挣扎一下的机会都没有，或者说是根本不想挣
扎。

她的眼波柔柔地望着他，轻轻地说着她的梦，她的奇异感觉，她的婚姻。
至于为什么对这个男孩讲，她也不明白，仿佛很久很久以前，或者说她

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在等这个机会。
说着她的父母，父亲送给她的一管风笛，那是她的生日。在梦中她已经

有过的，可是一醒来就遗失了，为此她伤心了好久好久。她双手做出吹风笛



的姿势，她的姿势太优美了，虽然她手上没有风笛，但悠然的笛音仿佛就在
她的手中轻轻地流淌着，流淌着。

少年的眼睛湿润了，他也想有一管风笛，可是他不会再有了，也不想再
有了。他把它送给一个风一样的女孩，那个女孩却象风一样地消失了，也带
走了他第一次的柔情。

他似乎已经忘记她的模样，只记得她象一阵风，没有人能留住她，没有
人能把握她。

少年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手轻轻敲打着画夹，好象敲打着过去。
她用手轻轻按住他的手，那种声音让她不安。
少年俯下身，看到一双毫无瑕疵的玉手。他画过无数双手，还从未见过

这么完美的手，这双手可以不作任何修饰，就能完全能配得上维纳斯所失去
的双手。他把捧在手上，轻轻地，轻轻地吻了一下，仿佛一用力就会损坏它
的。

所有的声音消失了。
当少年有了知觉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象梦一样，没有质感，没有芬

芳，没有留恋。
少年保持着这个姿势，没有再打开画夹，画笔也干结了。
以后的每天他都会在这儿见到她和她的京巴，听到她柔柔的语音，看到

她浅浅的微笑。他从未问过她的来历，她也从未说过。
不是不想问，而是根本不需要问些什么，他们好象好多年前就已经相识，

了解对方就象了解自己，他们现在不过是老友再相见一样。
至到有一天，一天黄昏，两个小阿飞将他饱扁一顿时，他才知道她是某

个人的妻子。
后来只记得是她把他送回家，她的泪水让他心慰，只感到那份幸福象潮

水一样淹没了自己。她为他清洗伤口，像个熟练而细心的护士。他的伤口也
印满了她的吻，所以愈合得很快。

他在心里希望她能留下来，可他没有说出来，她应该知道的，但她还是
在他睡熟的时候走了。

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还会在那儿守候着，守候着。
好多天过去了，葱绿的风铃树叶已经乏黄，一柄落叶也飘在他的心头。

她没有再出现，还是象梦一样。
风一样的女孩走了也就走了，因为那是风，风是不会在心中留下任何痕

迹的。
而这个梦一样的女人虽然走了，但却在他的梦中出现，只要闭上眼睛，

她就鲜活地出现在她的面前。
虽然他还背着画夹，可是他再也没有画上一笔。谁都不忍心看少年眼里

痴迷的忧伤，几位晨练的老人也不再大声说笑，默默地动作着，生怕惊动他。
终于有一位热心的大妈忍不住了，说：孩子，你没有更重要的事做吗？

少年于是就走了，他知道自己错了。不是因为等待是错的，而是把等待
当作一切是错的。

他在一家广告公司谋得一个职位，做的是广告创意。这是家小公司，除
了老板只有他一个人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可是他却不愿再拿画笔。他不愿
再画别的什么，是因为他只想画下她，可她在他的心中是模糊的，他无法准
确地把握她，所以他一直也没有动手画。老板也没有强求他，因为他的创意



一直都很出色，服装节时在会展中心最醒目的地方就放着他们公司设计的大
广告牌。

她没有再出现。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和她联络，只能在那个小花园里无望
地等着。等待在每一分钟里开花，又在每一分钟里枯萎。

有一天，他的老板无意中发现了他的秘密，她看到他在这里满怀期待地
等待着什么，她没有惊动他，她是个细心而理智的女人，不会去打扰一个不
希望别人打扰的人。在一个答谢客户的聚会上，他们第一次谈了许多，彼此
发现了心中的那份被深深掩藏的脆弱和孤独。她是个善解人意的女人，她知
道一个男人内心深处的痛是不能触摸的。可是她却不知不觉地开始关注他，
从他的眼中已经很难看到这个年令的男孩子应该有的快乐了。

她象一个好姐姐那样在不经意间淡淡地关心和体贴他，却注意不去触碰
他掩在心底的痛。

后来，他叫她茵姐。茵姐不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却是个很耐看的女人。
象她画的画，色彩淡雅却表现力极强，有着深深的底蕴。

工作的压力和时间的流逝已经使他变得出奇地轻松，虽然他还是会每天
都去那里。

他在昨天还和茵说了那个女人的事，他信任她，象亲姐姐那样信任她。
她耐心地听他讲没有说一个字，这很让他感动。他只对她一个人说过，他以
为自己不会对别人说的，但说出来以后他却感到一丝的轻松。他不知是因为
已经轻松才说的，还是因为说出来而轻松的。

她问：如果她永远不出现，你就这么等下去么？
… …
她说：我能帮你么？
… …
他决定要离开这个城市，他不想和她告别，他也知道自己对这间公司的

重要性，但他已经无法再平静地面对她了。
这是他最惧怕的。
他只想轻轻地走，不带走一点什么。
他只是在心里轻轻地说：茵姐，原谅我吧。
在走以前，他又一次来到这里。
这个冬天虽然不怎么冷，但一场大雪还是不期而至。雪掩盖了过往的一

切，少年在雪地上用心画着，画着他的梦，他的痛。他突然停住了，呼吸也
仿佛窒息了。

天空蓝得耀眼，光秃秃的风铃树也霎那间勃发出茵茵的绿叶，她来了！！！
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过去好多日子里的思念和痛苦都化为虚无。天

地间只有他们的爱情在响亮地传颂着。
我要走了。我不能放弃我已经有的一切，我们就象现在这样，好么？
他知道她现在拥有什么，她拥有的是许多女人的梦想——爱她的丈夫和

财富。她不愿放弃已经有的幸福，而去追逐前途未知的幸福的。而他不行，
要么是她的一切，要么就什么也不要。

她诉说着她的思念，她在法国的见闻，她的法国名家时装。
如果她能早一点发现少年眼中的光彩在逐渐暗淡时，她一定会闭上嘴

的，但想要让一个女人闭嘴，比登天还难。她还在说着，沉浸在自己迷蒙的
心境里。



她不是茵姐，她的心里依然只有她自己。
她轻声问道：“能把你画的画送我么？”
她知道少年画中一定是自己，她不能再和他见面了，真的不能了。她以

为自己在法国的一年可以忘记他，但一回到家，她还是不由自主地来了。她
无法不顾一切跟他走的，她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

少年沉默不语，他的眼中闪过几丝怜悯和不安。他想说什么终于忍住了，
他已经知道她就住在前面那幢大房子里。

忽然，自那幢房子里走出一位男人，过分挺直的胸膛表明他的地位和傲
慢。他甚至都没有看少年一眼，一下子挽住她的臂，亲热地说道：“你回来
了。”

她呆呆地没有说话。
这时少年已经把画从画夹中拿出来了。
那个男人似乎感觉到什么，不快地问：“他是谁？”
她淡淡地说：“一个朋友，会画画的朋友。他要送我一幅画，一幅画了

两年的画。”
少年依旧沉默着。他没见过这个男人，但领教过他的手段。当这个男人

向他伸出手时，他下意识地拒绝了。他无法忍受这个男人对他的轻视，或者
说是蔑视，和那种有点狂妄的优越姿态。

那个男人并没有因少年的拒绝而生气，爽朗而大度地笑道：“大画家，
谢谢你为我妻子作画。你开个价吧，我决不还价。”

她稍稍有些忙乱地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又错了么？他们是艺术家，可是艺术家也要吃饭啊。他为你作画若

不收钱，我会一辈子不安心的，我从不欠别人一分钱，也不想别人欠我的。
大艺术家，一万元，怎么样？”

少年从她的眼中再也看不到刚才的那种柔情，只有淡淡的恐惧和不安。
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他挑衅似地望着她，说道：“你说呢？”

她避开他尖锐的目光，用央求的语气对那个男人说：“我不要了还不成
么？”

“不行。”
少年把画扔到她的手中，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匆匆而去。她想喊他，却

只做出一个类似的姿势。
她打开画，画面简捷而逼真。
那女人牵着一只乖巧的京巴，那女人似她又非她，好象笼在梦中。她们

在一条小小的环形路上悠闲地漫步，路边是修饰整齐精巧的花坛、绿树墙。
只是不知是她牵着狗，还是狗牵着她，因为路是环形的。

她的眼角莹莹地有几点泪光。但她还是很坚决地挽着他的手走向那幢房
子，走进大门时，她的脸上已是灿烂的微笑了。

少年有一次从这儿走过，听到了一阵风笛声，他却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
步，风笛只是风中的笛声。

2000 年 2 月 3 日
　　

激情维纳斯——一个女人的真情告白



她彻夜写作，她舒展身躯，望向旭日，添加件衣服抵御晨寒，仿佛受到
隐性力量的牵引，她穿越更醒的城市前行。她的渴望是模糊的，诗意的，她
在等一个人。她的兴奋在逐渐滋长，她跑过森林公园，来到护城河畔。在晨
曦的薄雾中她听到那熟悉的声音——他摇着浆，浆插入冷冽的河水中，独木
舟摇晃着奋力向前笔直地刺穿静止的河。

她望着他，问自己，这个从未谋面的男人，为何使她充满企盼？她知道
答案，她渴求的正是这种感觉：只需看一眼就坠入情网！即使这个人远在一
条街之外，仍能使她颤抖、使她软化、融解。

… … 尘世已隔绝在外，只剩下那声音，那感觉，那些流逝的仅存的时刻，
在明天此时之前他就走了。

“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我终将完全拥有你。亲爱的，难道你还没看出，
你属于我所有。”轻曼的叹息般的歌音，诉说着那一刻。

他在和一个风尘女子吻别。她问：“你为什么要找她？”
“我热衷于自我毁灭，因为她对我毫无意义。”
“我不知道是否该寄希望于你，真的。”
… …
他于是就走了，离开她，他没有回头。
她开始了她新的生活，她从未经历过这样深的失落，因为她用情太深以

致于身陷其中。她情感中最惊人的一点就是她无法象从前那样退缩，她无法
再遁世。她了解到⋯⋯他不但穿透她的整个存在。

为了生存，她开始写言情小说，折磨别人放松自己。
… …
… …
他们接吻，直到成为一种折磨，连肉体也变得不安，时间拉长了⋯⋯
她只能看到片断，看不到整体⋯⋯
她注定要失去他，他们无法相互厮守，但他永远留在她的体内。
“你给了我全世界。”
真的，他给了。
他开启她的眼睛、耳朵、心灵、胸怀，今后她的创造力再也没有阻碍。

不论好坏她都知道她能体味许多爱情，就是这样，象心脏在跳动。我一有举
动，这人就会知道，若我不顺意，这人就能感觉到。

我存在他里面，这是生命，生命永不止息。
　　

男人也有泪水

偶尔在一个星期天的广播中听到一个节目，节目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
《北回归线》，让人想起了已逝去的那些日子。而主持人小姐却设定了一个
有关哭和流泪的话题，奇怪的是打进电话的几个人都是男人，他们的诉说也



惹动我的心绪。
我也哭过，突然间，泪流满面。
那是一个夏日黄昏，我和她在拥挤的路口分手。那个路口是个乘降站，

挤满了赶着回家的人，而我们却不得不再见，永不再见。在不该爱的时候爱
上她，我们唯一能做的是相互远离，退回到各自的天空，各自的世界。因为
我们都已经拥有各自完整的世界，再多再真的爱只会伤害更多无辜而又爱我
们的人。

看着她袅袅而去的娇小身影，蓦然一种说不清的离别情愁一下子涌上心
头，不知不觉间泪流满面，整个世界已经消失，人群消失，只有她的背影在
模糊的视线里格外地灿烂。我的心中一下子虚空一片，却禁不住泪水的涌流。

似乎她也感觉到了什么，她突然转过身来，眼中也有泪光闪动。我拚命
想装出一副达然的笑脸，但去肌肉僵硬，那一刻一定十分地难看。她望着我，
只是轻轻地说：你真是个孩子。我说，你走吧，过一会儿就好了。她固执地
站在我面前，说：你不走我也不走。

本以为自己是个坚强的人，却在那一瞬间崩溃了，象个孩子一样流泪。
最终还是我先走了，再也没有回头。

男人也有泪水。男人的泪水是因为爱，是因为那永远也挽不回的爱。男
人流泪也是为了女人，只有她们才能真正冲入他块垒的心底，肆意蚕食他的
自尊、自信，并在他的心头洒上不干的泪滴，让你永远也别想忘掉她。你爱
过么？你想爱么？这就是结局。

　　

秋日丝语

站在谁也不经意的街区成一种凝固的风景，唯一能慰藉我冰冷守护的只
有那阵风，，一阵洒洒而过的季节变迁。我不知道该留在这里隔河相望，期
盼久远的故事演绎成新的悲欢离合，还是和风一起凤舞九天，烁亮那一颗时
明时亮的星座。

很多很多的故事在很多漫长的日子里淡去，很多亲近的人连句最简单的
问候也没有说就突然成为熟悉的陌生人，你哭你笑都象落雪样不再重要，这
里的城市已经是冬季。

童稚的风筝依然在灰白的天空做着无谓的路程，而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在
那个血色黄昏长大成人。谁还会记得你在那天失落了什么而泪流满面，每个
人都守着属于自己的历程。

你说那是梦么？我不知道什么是梦，什么不是梦，只知道夹在日记本中
的那枚夏日的黄叶已经冷漠地做沉思状，仿佛是永远的瞬间。瞬间总是很温
暖很辉煌的。

再长久的等待，再永恒的思念也如那山那石那座斑驳的古桥。沉默是失
败，永恒也是失败。你说你是一只小小的候鸟，流浪的哨音曾耀亮北方的整
个夏季。而你再也找不到昔日的森林，森林中的那株高大的橡树也在雨季突
然干枯，失去了温馨的香巢，你一个人去了很远的地方清理受伤的执著和不



安。
长大成人是种摆脱不掉的艰难，流浪的崎岖注定洒满永远不会干结的信

念。其实流浪也是一种等候，更是一种没有颜色的风景线。最后你还是退回
到曾逃避的故里，留下的只有一把单程票根。等候的机缘一天天萌发，再也
无法使我们的心情变得象开满五月的丁香。你的风景或许只是成熟的冷漠，
或万般无奈的凄然逃避。

等到明白的瞬间，蓦然发现我们已经不再年轻，岁月的痕迹已经清晰地
留在我们稀落的白发里。抹不去的是一种自然无虚的永恒，也许是成熟的另
一种失落，也许仅仅是简单的长大，春天夏天而后是秋天，秋天不是收获就
是惆怅后的萧索。

　　

实话实说

一．我是个软弱的人。
最初来这儿，是奔着“球迷论坛”的名字来的，还因为这是大连人自己

办的 BBS 区，该支持一下，灌灌水。来过几次才发现，这儿真没有几个人在
谈球，只是在聊球迷的另一个世界——-情感世界。看过几个贴子，也触动
心中的某根弦，更重要的是这里弥漫着的伤感气氛，已经让我无法自拔。虽
然我对一位网友说过不想谈这些风花雪月的事情，只想做一个快乐的球迷，
但我失败了，因为我是一个软弱的人。

二．我是有虚荣心的人。
我说过是冲着坛子的名字来的，想来谈谈球，按理说这儿没人谈球我也

就不应该再来的。我却没事找事，上传了几个贴子，如果象几滴泪水落在大
海里那样的话，我也不会常来的，但却有许多网友回复，一旦我一再作回复，
尘封已久的情感一下子扑面而来。

所以我不但软弱还有虚荣心，三伤，这下你该明白我为什么总来这儿了
吧。我是来看有没有人冲我抡板砖或者在捧我。本已江郎才尽，却还把冷饭
拿出来招待诸位，若哪位伤了胃，全都是我的错。这都是我的虚荣心在作怪
啊。

三．我是个伤感而快乐的人。
伤感和快乐是不应该划等号的，也不应该并列，但在我身上它们的确并

存。我的易伤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虽然我的天性更快乐，却也是伤感
中的快乐了。在这个坛子里总是弥漫着伤感和呻吟，刚好和我的自身频率相
当，产生了无法回避的共振现象。

振动的后果就是伤感淹没了快乐，也使我的幽默天性被扼杀。连我同事
们也说，你最近怎么没精打彩的？因为我在单位里是个开心果，我若不在，
偌大的办公室则只有键盘声和纸张相互磨擦声了。

为什么一来这儿就迷失了自我呢？所以我只能说自己是个伤感而快乐的
人，而伤感的频率刚好和这儿一样。

四．我是个传统的人。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受的教育也是非常传统的，喜欢实实在在的东西。
比如说网上情缘吧。这是个大热门，因为它新、奇、特。我就不相信会有真
正意义上的网上情缘，爱情是一种虚无的物质，它必须依附某个实体而存在，
现实中这个实体就是你的恋人。

而在同样虚无的网络空间，漂浮着同样虚无的爱情？它岂不象失去了肉
体的灵魂在流浪？网络只是一种载体，和电话、邮政一样，网上情缘的最后
也要走入现实中，去感受一笑一颦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利用文字。文字具有
欺骗性，况且就连眼见也都未必是实呢。

如果仅仅是爱着倒是个好事，一旦烦了、腻了，立马把 ICQ 或 OICQ 卸
掉或再申请一个新号，不就永远消失了？如果你还怕她炸你的信箱，那可以
把她列入黑名单。哪一天她想找你讨个青春损失费的话，也是投诉无门啊。

我⋯⋯（哪来的几只西红柿打中我了⋯⋯）
五．我是个凡人。
我是个凡人中的凡人，我最适合的工作是做特工，走在大街上，没有人

会注意到我的。看得开的凡人没有烦恼，想不开的凡人烦恼是永恒的。我是
那种看得开却想不开或者说想得开看不开的凡人，好象没有烦恼，又好象烦
恼无限。

大家结婚，我也结婚，大家有孩子了，我也有了。大家说婚姻是爱情的
坟墓，可是没有哪个人真是为了爱情的永恒而不结婚的，所以我想不开。等
我想开了，更大的烦恼又来了。其实，七年前我不该写那个《痴人说梦》，
它简直是谶语。真有一个象我所写的那样女人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了（具体过
程已在时间长河中遗失了），她的消失也和写的一样，我还是我，只是多了
几点伤痕。等我再一次想开了，发现过去的只有甜已经没有了痛，烦恼也没
了。而今天，把一些旧诗文放在坛子里，是否又是再一次想不开？是幻想再
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丫丫语）？这一次我是看得开也想得开，做个快快乐乐
的凡人，平凡人。

　　

思念

没有遇到你，我是一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少年。自从遇到你，或者说
你象风一样走入我的生命中，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我第一次体味到忧伤、
痛苦、离愁，还有令人骨立形消的不尽思念。

思念是一只长满华丽羽毛，却有一付粉红色利吻的小鸟，栖在我的心头，
挥之不去，似乎我这颗为情所充斥的心是它最理想的栖息地。我的这颗心居
然是它的食物，它那小小的利吻不停地啄破我的心，渐渐地我的心不仅痛而
开始流血。流血的心更加脆弱，没有一丝的保护能力，伤口也越来越大越来
越深。当你我因为相隔千山万水，并因命运乖戾而注定不能厮守时，这只小
鸟竟然已经长大，并在我的心头筑了一座用我的血凝成的巢。

现在，巢中竟然已经在孵育几只有着同样粉红色利吻的小相思鸟，它们
的食物依然也是我的热血，我的心。我无法变得坚强，也无法用不尽的沧桑



冲淡这份情，这份由情的无奈而引发的思念。我知道只有你的一双纤手才能
驱走心头的小鸟，只有你的爱才能使我心头的伤口愈合，只有你才能使我的
心趋于平和。

我的心还在流血，也许是我最后的结局。流吧，流干了，也就自然不流
了。没有了食物，那些相思鸟们就会飞走，重觅另一颗同样敏感、脆弱的心。

　　

我的世界开始下雨

我的世界开始下雨！不是在该出现的季节，而是在冬季！
你转过脸去，转过脸去，走得一如既往地坚决而果断。
真的，我是真的衷心地祝福你！
我不想要太多的缠绵，不要太多的温柔，只要你能象对待知心朋友那样

对我，如些而已。
我不是企求太多，只求一块可以充饥的面包，你却在我的掌心放上一块

冰冷的石头！
人的生命是如此地短暂，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呢？
得之，我幸；
失之，我命。
人生境界不过如此而已！
　　

握握手，好吗？

握握手，好吗？
分手并不代表什么。我只想有个好的结果，有个温暖的家，家中有个温

柔的你。分手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够做朋友，不能代表我们的记忆里是一片真
空。

握握手，好吗？
一生都是错，即然无法不错，那我就索性错到底。不要泪水，不要悲伤，

不要任何的承诺，更不要道歉和不安，把一切都深埋在心的深处。错了也不
能说明什么，年青的错也是美丽的错，错了还有机会补过。

握握手，好吗？
握握手，也不想挽回些什么。
握握手，也不是预示些什么。
握握手，好吗？
或许是最后一次，或许世界因此而变得明亮，或许一切的确会不一样了。
握握手，好吗？



事情的发生和结果，谁也不会在事前知道些什么。事情总是很自然地在
该发生的时候发生，或在不该发生的时候不发生。

前方的路也许很平坦，也许危机四伏，我们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只能走
下去，至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又何必在意呢？

握握手，好吗？
没有泪眼，没有忧伤，让我们再展微笑，平静地握握手，好吗？
有谁又会知道，不可能的事情不会在不该发生的时候发生呢？平平淡淡

谁说不是一种难得的福，至真的欢乐呢？
握握手，好吗？
好不好？你说呢。
附注：
出差在外地的旅馆里看电视，一首歌中轻轻的一句“握握手，好吗”竟

引动心中的一股忧伤情绪，随之有了这么一段文字。虽然是故作轻松，但或
许还是忧郁的情绪多了一些，不过更深的一层却蕴含着一份对那段情未来结
局的憧憬。

我希望有那么一天，如果我们的那段情还在，还在期望着相守，谁又能
否认我们不会有一个更好的结局？你会是我的良友贤妻，也是鼓励我向前的
风帆，永远高悬在我的心桅之上。你肯么？你也和我一样希望有这么一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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